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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上的这个人，年轻的脸，孩子般纯净的笑容，英气蓬勃，他叫徐增良，现已不在人世。











济南身边事——山医药大法弟子遭迫害案例











案例四、孙虹被非法判刑五年


该校毕业生孙虹，曾在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在青岛劳教所受迫害，于二零零六年六月七日，被青岛市伪法官柳林非法判五年冤狱。孙虹当场对伪法官柳林说：“你判无罪的人有罪，你就是有罪的。” 


孙虹的同事们听到此结果都非常气愤，均表示难以理解，他们以前听说法轮功学员被残酷迫害还不太相信，现在在事实面前都相信了。还有一位警察闻讯当场流下眼泪。 


孙虹现在正在济南工业南路（轻骑路）九十一号的山东省监狱（山东省第一监狱、济南男子监狱）受迫害，重庆大学学生、法轮功学员吕震就是在这个监狱被活活打死的。在济南男子监狱，孙虹因拒绝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该监狱警察三天不让他睡觉，后每天只让他睡两、三个小时，长期的迫害把他折磨得皮包骨头，瘦得不成人样子。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济南男子监狱教导员李伟，一味作恶，祸及家人，不但他的父亲早亡，他自己也得了很严重的眼疾，怕见阳光，一年四季戴着墨镜，不戴墨镜就不敢出门，像黑社会一样。在工作调整中，其他干警都得到升迁，而他却原地不动，连他的下司都被提拔成他的上司。 


济南男子监狱教育分监区长李强，在迫害法轮功学员中起了坏作用，在人员调整中也被取消了实权。 


案例五、闵惠荣被非法判刑五年


该校毕业生闵惠荣，在二零零六年六月七日被青岛法官柳林冤判五年，现今在济南工业南路九十三号的山东省女子监狱遭受迫害。闵惠荣曾于二零零零年七月被非法劫持到在济南市浆水泉路二十号的山东省第一女子劳教所（即：济南浆水泉女子劳教所）。闵惠荣的妈妈也被绑架，家中只剩下闵惠荣的爸爸和一个瘫痪在床、生活不能自理的奶奶，无人照顾，凄惨度日。 


曾经参与迫害闵惠荣的青岛市盲校原党支部书记孙秀华，自食恶果，得了乳腺癌绝症。 


案例六、梁桂爱被校长王新陆非法开除学籍　被非法劳教 


梁桂爱，该校基础学院本科大四男生，是个热心助人的好学生。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左右，梁桂爱在天安门广场炼功为法轮功说公道话，被北京警察绑架，被遣返济南，被保卫处长刘健民非法拘禁在寒冷的学校保卫处警卫室七天七夜，期间校长王新陆亲自对梁桂爱威逼施压。基础学院书记商庆新、中共政治辅导员毕京峰、学生工作处团委书记李广华对梁桂爱威胁恐吓。经校长王新陆、党委副书记周丽敏等领导下令，梁桂爱被校方强制除名，被强制推出校门外。明明实际是开除学籍，学校却歪曲事实，欺骗群众。 


二零零零年一月左右梁桂爱被龙口警察绑架、遭非法拘禁、毒打。被迫离开校园后，梁桂爱无处容身，四处乞讨，受尽人间凌辱。经过长期流浪，眼镜没了，牙齿磕掉了，衣服破烂。大约在二零零一被非法劳教，大约在二零零一年至二零零三年在青岛劳教所遭受长期非法监禁。他的爸爸妈妈整日以泪洗面、悲伤不已。  


案例七、王义被非法开除学籍 


王义，该校成教学院九八级男生，思想单纯、善良好学，是个好学生。王义孝顺爸爸妈妈，在家是个好孩子。可是这样一个单纯善良的好孩子，却因公开坚持炼功、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二零零零年六月末被非法开除学籍。当时王义大约年仅十八岁。得知自己的孩子仅仅因为按照“真、善、忍”做一个好孩子就被学校除名的消息，王义的妈妈急痛之下犯了心脏病。


案例八、马瑛被非法开除学籍 


马瑛，该校成教学院九八级男生，热情开朗，热心帮助同学，在同学中人缘很好。却因公开坚持炼功、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二零零零年六月末被非法开除学籍。 


案例九、姚立琴被非法强制休学 


姚立琴，该校药学院专科女生，是个勤奋好学的好学生，因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左右去北京，想为法轮功鸣冤，还没找到信访局的门，就被校长王新陆、药学院书记代龙、中共政治辅导员韩某等人非法强制休学，被剥夺上课学习的正当合法权利。二零零零年约七、八月份她在茌平被警察绑架，被非法拘禁在冠县看守所一个月。 


案例十、校长王新陆非法取消王晓燕研究生录取资格 


王晓燕，该校养生康复学院本科女生，是个勤奋好学、成绩优异的优秀学生。因法轮功学员的身份，研究生考试成绩优秀，却在二零零零年六月被取消研究生录取资格，学校把她的名额偷偷换成了另一个不炼法轮功的学生。


案例十一、王书成被剥夺人身自由成了家常便饭 


王书成，男，该校保卫处副处长，是学校的老资格的职工，是一位平易近人、慈眉善面的领导，也是学校人所共知的好人。该校保卫处处长刘健民，不顾认识多年的交情和起码的同事之义，以几十年的了解，明知道王书成是个好人，却积极配合科院路派出所迫害王书成，踩着王书成往上爬。保卫处的工作会议经常不让王书成参加。见到王书成出门，去千佛山公园活动活动筋骨也不让，非得逼着没有病的王书成去住院。其变态心理可见一斑。王书成经常被科院路派出所强行带走，进派出所、人身自由被剥夺成了家常便饭。


案例十二、许志远被非法劳教 


该校毕业生许志远，于一九九九年七月在北京被警察殴打，眼角被打破，鲜血源源不断地涌流，染得全身是血，曾在九九年十月被关在铁笼子里，被绑架到青


岛劳教所。还被领导强行灌酒侮辱。


他被迫害，他的父母整日处于痛苦的煎熬中。他妈妈因为整日哭泣眼睛都哭坏了。祸不单行的是他的姥姥又突然病重瘫痪在床，妈妈既要照顾姥姥，还要瞒着家里的老人，心都碎了。 


案例十三、未修炼法轮功的学生、教职工被强制对法轮功犯罪 


该校领导是医学教育工作者，明知道“天安门自焚”骗局中，小女孩刘思影作了气管切开手术，却声音清脆的接受记者采访，烧伤者被纱布包扎得严严实实，记者不穿隔离衣就采访，是违背医学常识的，却在二零零一年三月强迫全校教职工参加“反法轮功万人签名活动”，向上级邀功。


这些读来让人太过沉重的迫害案例还可以一直罗列下去。那些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的爸爸妈妈，在孩子冤死后年纪越来越大，成了无儿无女的孤寡老人，无人过问，痛不欲生。每一个尚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应该睁开眼睛看一看发生在我们同胞身上的迫害，明辨是非，了解真相，携手结束这场令人痛心的迫害！请关心救援孙萍等法轮功学员！


山医药新校区：济南长清大学科技园；原校区：经十路53号


























济南法轮功学员孙萍历经精神病院折磨再遭绑架的消息，使民众把目光投向了孙萍工作的山东中医药大学（简称山医药）及整个教育系统。


这所学校的法轮功学员，仅仅是因为按照“真、善、忍”做个善良人，就遭受绑架到精神病院、非法判刑、非法劳教、非法开除学籍、非法强制休学等迫害，有的已被活活折磨致死。这些法轮功学员中有未经世事的单纯孩子，有在工作岗位上勤勤恳恳工作了几十年的老职工，在民众眼里都是一些好人，却遭受这样的迫害。 


而这些迫害案例只是教育系统迫害法轮功之冰山一角。同样的迫害在整个教育系统发生着，如：湖南中医药大学唐敏被四次非法劫持到精神病院摧残，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图书馆郝沛杰在万家劳教所被警察周木琴打得眼出血，成都中医药大学李云逸被重庆警察砍伤，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学生张加伟、河北医科大学刘书松和董翠芳被迫害致死……孩子被迫害致死，他们的爸爸妈妈肝肠寸断，伤心欲绝；他们的爷爷奶奶、姥爷姥姥痛失孙儿，无不痛彻心肺。 


案例一、徐增良被活活打死 

















该校本科生、法轮功学员徐增良，二零零一年四月十七日在莱西被当地警


察活活打死，徐增良死时光着上身，只穿一条裤子，遗体下身大腿内侧布满直径约为三厘米的紫红圆点，头部一侧有一约十四厘米长的很深的血口子，耳朵碎了，血肉模糊，惨不忍睹。徐增良的爸爸妈妈于四月十八日才得知徐增良遇害的消息。白发人送黑发人，世界上最残忍的事莫过于此。孩子惨死后，留下孤苦的双亲，沉浸在失去孩子的巨大悲伤中，整日心酸落泪，悲痛欲绝，没人管。 


案例二、金增亮被非法判刑 


该校药学院本科生、法轮功学员金增亮曾遭该校药学院书记代龙等人施压，像对待犯人一样“审讯”他。约于二零零三年左右被非法判刑，现被非法监禁在山东潍北男子监狱。金增亮的哥哥金大东是山东师范大学本科生，也被取消研究生录取资格，被非法劳教。金增亮在监狱里惨遭迫害，一分一秒煎熬他爸爸妈妈的心。


二零零四年在该监狱期间，金增亮被监狱警察当作无偿劳动力非法奴役，每晚被强制干活到十至十一点，秋收时只让睡四个小时的觉。 


金增亮等法轮功学员集体罢工，抗议非人迫害，要求无条件释放。二零零四年四月份，在法轮功学员抗议 “床头牌”事件中，金增亮被刘立学等警察残酷地折磨，和金增亮一起被迫害的李树君的头顶被电焦糊，王光臣多次被电得从地面弹起……金增亮受到怎样的折磨可想而知。 


二零零五年六月在该监狱七监区，监狱所谓“教育科”科长徐海明、副科长孙济生利用洗脑班，对金增亮进行迫害。参与二零零五年迫害政策制定的警察包括：监狱长陈健、教育科科长徐海明、狱政科王科长等。 


直接参与迫害金增亮的监狱长陈健一人作恶，殃及家人，二零零六年五月陈健之妻逄宏伟得了乳腺癌。 


该监狱警察刘传东，作恶多端，自食恶果。刘传东骑摩托车行至该监狱医院门口时，空中突然亮起一个闪电，与此同时，刘传东一头撞在了该监狱私设的路障上，刘的一半脸撞烂了，鼻子找不着了，脑浆撞出来了，其状惨不忍睹，于二零零五年五月二十七日死亡。 


该监狱警察教导员王希运，二零零九年八月在青岛游泳时被淹死。该监狱警察610成员宗成福，得了癌症。


案例三、林忆华被非法判刑八年


林忆华，男，该校进修生。一九九九年十月底去北京为法轮功鸣冤、说公道话，被绑架，先后两次被非法劳教，被非法拘禁在被称作“人间地狱”的浙江十里坪劳教所。期间曾受到上“老虎凳”、不给吃喝、不让睡觉（包括不让闭眼、瞌睡），不准大小便，高音喇叭二十四小时不停轰炸，用打火机烧手脚，被警察授意的刑事犯人打砸折磨。 


林忆华曾一度从冤狱中恢复自由，但不久再次被非法劳教，二零零五年结束冤狱，


重获自由。浙江省温岭市横湖中路一百九十八号的温岭伪法院，二零零七年七月十六日下午把林忆华非法判刑八年。林忆华的父母每天在挂念孩子的痛苦中度日，悲伤不已。





该校毕业生孙虹，曾在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在青岛劳教所受迫害，于二零零六年六月七日，被青岛市伪法官柳林非法判五年冤狱。孙虹当场对伪法官柳林说：“你判无罪的人有罪，你就是有罪的。” 


孙虹的同事们知道这一结果后都非常的气愤，均表示难以理解，他们以前听说法轮功学员被残酷迫害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七日，阿根廷联邦法院第九庭法官作出一项深具历史意义的裁决：就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六一零”办公室头目罗干因迫害法轮功而犯下的反人类罪行，下令阿根廷联邦警察局国际刑警部逮捕该二名中共高级官员。


法官强调，他在审理此案中运用的法律依据是“普遍管辖原则”：无论原告被告是哪国人，无论被告是在何处犯罪，此原则允许各国法院审理群体灭绝罪及反人类罪的被告。


案件几经周折，在审理过程中，中共用尽各种手段干扰，包括对原告律师施压，但是都未能阻止案件审理的进行。阿根廷法官历经四年的调查取证，做出逮捕江罗受审的裁决。


在阿根廷联邦法院作出深具历史意义的裁决之前，二零零九年十一月，西班牙国家法庭做出了一项史无前例的裁定，决定以“群体灭绝罪”及“酷刑罪”，起诉江泽民、罗干、薄熙来、贾庆林、吴官正五名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元凶。法院通知书表示，若被告的罪名成立，将面临至少二十年徒刑，并附带经济上的惩罚。


随着法轮功真相的深入传播，诉江案在各国会出现更多的实质性突破，直至把江泽民及其党羽绳之以法。








阿根廷联邦法官裁决逮捕江泽民、罗干














